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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温情冬日温情
慕然

人世间人世间

走在那条黄昏余晖轻抚的街道上，我裹了
裹外套。夕阳只露出了一小会儿脸，便躲在了
云彩后面避风，留下天际那一抹淡淡的彤色，
与已显寒意的初冬交织相融，给人一种温柔的
感觉。

路过街角那个面积不大的菜市场时，天已
经黑透，城市的轮廓在夜幕中渐渐模糊，路灯
一盏盏亮起，散发出柔和的光，将周围的一切
温暖地包裹起来。菜市场内卖烤红薯的老人
的吆喝声被汽车的鸣笛声分割得断断续续，又
有孩童的嬉闹声夹在其中，在夜的帷幕下，格
外生动。摊位前那堆未烤的红薯，圆润饱满，
表皮上还残留着故土的痕迹，透着一股质朴的
气息，炉火忽暗忽明，像是夜空中的星星，吸引
着我的目光。我买了块冒着热气的烤红薯，准
备带给外祖父。

在血脉的深处，我悄然继承了外祖父那份
对味蕾的感知，和他都对烤红薯情有独钟。童
年，我在老家居住，入冬后，老屋生起了火炉，
外祖父用他那双布满皱纹的手，将经霜的红薯
洗净后放进灶膛中，缕缕绵香从灶膛飘出，蔓
延到五脏六腑。我进城上学后，每次回到老
家，依旧能享用到外祖父悉心准备的烤红薯，
那热腾腾的美味，从他布满岁月痕迹的手中递
至我掌心，也传递着无尽的温情。直到几年
前，父母将外祖父接至城中同住后，我再也没
吃到他烤的红薯。

城里集中供暖的单元楼诚然为年岁已高
的外祖父提供了冬日里不可或缺的温度，可我
记忆中的故乡的老房子，即便是在寒风凛冽的
冬日，也依然不失其暖意。三间青瓦房坐北朝
南，碎石块铺就的院子中，正午的阳光下，小鸡
们悠闲地踱步，时而嬉戏，时而依偎在墙角老
母鸡那温暖的翅膀下，享受着母爱的庇护。每
日傍晚，房顶烟囱里白色的炊烟，伴着风箱的
呼啦声在清风里袅袅飘散，我望着炊烟，思绪
也跟着飘出很远。一张小方桌支在炕上，盘腿
吃过热气腾腾的晚饭，我便依偎在外祖父宽大
而温暖的怀抱中听他讲故事。炉火烧得正旺，
通向炕洞内，炕上的被褥早已铺好，我早早钻
进被窝，再多的寒冷也被焐暖了。

回忆中，我加快了回家的步伐，是为了不
让刚买的烤红薯失去那份温度。到楼下时看
到厨房灯是亮着，我知道母亲已在厨房中忙碌
开来，那些轻抚窗户的温柔光线，如同温柔的
呢喃。迈进家门，只见外祖父安坐在沙发上，
腿上依旧搭着那条形影不离的小毛毯。耄耋
之年的他，膝关节日渐脆弱，入冬后更是频感
疼痛，而这条保暖的小毛毯总能为他送上温暖
与舒适。外祖父的记忆力也有所下降，仿佛被
时间的尘埃轻轻覆盖，经常重复着琐碎的语
句，然而，这些简单的话语却如故乡那朴素的
旋律，悠扬在心间。我忙把还热乎乎的烤红薯
递给他，随后便转身进入厨房，协助母亲准备
晚餐。

当我们围坐在餐桌旁时，我问外祖父：“烤
红薯呢？这么快就吃完了？”他愣住了，过了好
一会儿，才缓缓从遥远的思绪中抽离，颤颤巍
巍的双手揭开沙发上的毛毯，烤红薯，赫然出
现在我的视线中，静静地躺在毛毯之下。母亲
和我有些愕然，平时外祖父不离身的那条小毛
毯，这次被他放在了沙发上，直到外祖父对我
说道：“我没舍得吃，给你留着，热着呢，怕凉
了，特地放毛毯下保温。”

我愣住了，心头瞬间涌起一股暖流。中年
之后，还能感受到祖辈的惦记与疼爱，这是多
么难得而幸运的事情啊。当我拿起毛毯下的
那块烤红薯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外祖父说
得没错，红薯依旧热着呢……

清晨，也不知咋回事，万般
烦恼事齐涌心头。我坐在石榴
树下沉思，心想自己这是咋了？
胡同口，唐波像小獾一般跑过。
我喊他。他说：有事回头说，老
子先去打个架！

——有这等好事？
我尾随唐波去找张谷。唐

波说今早一起床，突然想起张谷
上个月朝他吐口水了，当时没去
计较，现在想想不能不计较，朝
脸上吐口水这事儿，是可忍孰不
可忍！

我说这架必须得打！
张谷也坐在石榴树下沉

思。他说他家的石榴比我家的
石榴甜，说过还不止一次。我想
有时间得跟他好好说道说道，今
天不行，我要先看唐波和他打
架。唐波拉好架势，张谷说没
空，他今早冷不丁想起去年建国
曾经把他的帽子扔到草垛上，这
笔账，得找建国算算。

唐波挡住张谷，说先解决咱
俩的事儿。

张谷看着灿烂的朝阳，有点
苦恼地挠头：朝你脸上吐口水？
我咋不记得？

唐波说：不管你记不记得，
反正我记得，这架，咱俩得打。

张谷说：我没空，要不，你朝
我也吐口水，算是扯平。

唐波说：不行，咱们先解决
以前这码事。

张谷和唐波把小褂脱下来
挂在石榴树枝上，说好了不打
脸，让我做裁判。我刚说了一声
好，他俩就扭抱在一起。路过的
大人都停下脚步，活儿也不去干
了，在旁边你一句我一句，给唐
波和张谷支招。张苦丁也从家
里出来，坐在石榴树下卷纸烟：
我儿子，一般人打不过。

但张谷还是输了。张苦丁
很恼火，朝张谷直撇嘴：他胖你
瘦，使“背口袋”这招能管用？你
要使巧劲，一下绊子，他必输！
张谷气哼哼地说：你净马后炮，
成天让我吃地瓜就咸菜，我身上
能有劲么？张苦丁说：吃地瓜就
咸菜咋了，我小年纪时候，连这
也吃不上呢！

我悄悄问张谷：你跟建国那
笔账，现在要不要去算算？

张谷说：算！怎么能不算？
我现在劲使没了，回家吃块地瓜
再去算！

我和唐波去找建国时，建国
坐在樱桃树下，一脸凝重。我问
建国在想啥。建国说：今早，我
突然想起去年冬天，你说河冰很
厚，害我一脚上去，掉进冰窟窿
里，差点没冻死，结果回家以后，
我又差点没被我妈打死……我
说：咱俩的事以后再说，现在张

谷要来找你麻烦了。
张谷找来的时候，我和建国

正在下五子棋，唐波在旁边乱支
招，害得我俩争吵了半天。张谷
瞅了眼棋局，说老虎不离门这阵
法太被动，还是十字阵法比较管
用。我听了张谷的建议，果然下
赢了建国。建国瞅眼张谷：你来
干啥？张谷挠头说：是啊，我来
干啥呢？

我说：你要跟建国算扔帽子
那笔账！

张谷说：对，去年你把我帽
子扔草垛顶上了，这账咱俩得
算算！

建国说：有这事儿？张谷
说：有这事。蓝色大盖帽，别个
红五星，大姨夫从天津捎给我
的。你要戴，我没给，你抢去，我
追，你就扔草垛顶上了。我爬草
垛去捡，被张志超瞅见，踢了我
两脚……你忘了？建国说：我忘
了。张谷说：你忘了我没忘，这
笔账得算！

建国问我和唐波：你们记
得么？

我和唐波摇头：你俩的事，
我俩咋记得？

建国对张谷说：好吧，咱们
文斗，还是武斗？

张谷说：武斗吧，文斗没劲。
建国和张谷把小褂脱下来

挂在樱桃树枝上，说好了不打
脸，让我和唐波做裁判。我们说
了一声好，他俩就扭打在一起。
路过的大人都停下脚步，活儿也
不去干了，在旁边你一句我一
句，给建国和张谷支招。建国他
妈听见动静出来，把建国扯回家
去，把街门也关上。

大人们散了。我、唐波和张
谷觉得挺没劲的，我们蹲在樱桃
树下，下了几盘棋。唐波和张谷
都悔了棋，也都懒得争吵，我想
跟张谷数叨数叨谁家的石榴甜，
也觉得没啥计较了。看着建国
家紧闭的街门，我们喊了几声建
国，建国也没反应，我们就打算
走了。

建国他爸扛着锄头回来，瞧
见我们，问咋不进屋去耍？我们
就说了。

很快建国他爸训斥建国他
妈的大嗓门就在院子里响了起
来。很快建国就出来了，跟张谷
说原先没分出胜负，咱们接着打
……张谷说：还打个什么劲，没
意思，算我输了不行么？建国难
堪地说：那我跟你赔不是，去年
不该扔你的帽子……张谷说：真
没劲，走了！

张谷走了，我和唐波也分头
走了。

晚上，我坐在灯下写日记：
今天，真是烦恼的一天，唉！

少年识得愁滋味少年识得愁滋味
于心亮

长岛球石（外二首）

吴刚

珍珠，没它坚硬
宝石，没它质朴
历经几万年砾石碰撞
海水打磨
已出落得珠圆玉润

图案造型鬼斧神工
珍贵的奇石摆件
引起人们竞相追逐
频频在赏石界荣获大奖

它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最有名当属苏轼

《北海十二石记》
将长岛球石推向巅峰

浪花

海风肆虐
驱动海浪
以万马奔腾之势
突破礁石的层层阻隔

横亘的拦路虎
将浪花拦腰抱起
顺势送上了天
再狠狠摔成万千碎沫

被砸晕的浪花
情绪陷入低谷
重新积蓄力量
对礁石发起新的冲击

风力逐渐减弱
大海显露温柔的一面
海面波澜不兴
海浪浅吟低唱

美丽的浪花
在礁石上随声起舞
那动人的身姿
深深打动伊人情怀

秋凉

冷风把天际推高
云彩遁形
空气流动性倍增

人字阵队列
尚未申请动力学专利
就被南归的大雁匆匆带走

哀怨的蝉鸣
至死也不会明白
何时被风霜扫翻树下

一切迹象表明
秋凉在即
恼人的秋风不会节制

哦，天凉好个秋
这个概念根深蒂固
提示人们添加衣物

诗歌港诗歌港


